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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尚扬是在 1996 年。当时正为古根海姆博物馆策划中国艺术展，去广州华南师范大

学他的画室看作品。90 年代的广州处处能感受到中国经济高速成长初期的兴奋和躁动，但

一进尚扬的画室 , 面对靠列在墙上的《大风景》系列 , 却立即有一种超脱和纯粹感，感受到

一层深沉的思考。《大风景》画面上，传统的风景元素在解构后以排列、拼贴的方式加以重

组，繁硕的细节隐匿在巨大的影般的几何块面中造成一种强烈的、排他性的视觉震撼。画面

上抽象提炼后的图式、线条和简洁的色彩构成一种史前地貌般的原始自然形态，似乎有意识

地在拉开与现实自然间的时间距离，但画面上飘浮着的一些符号性的现代建筑、日用物体、

医生的白大褂、X 光片，似乎又在不断地提醒你这正是我们生存相处的周遭环境。一些火山

状山脉似乎欲喷又止，爆发前的沉寂展现的是一种深思，一种对生存环境的危机感，一种文

化的危机感。尚扬的作品显然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风景，不是自然再现的被动体，而是以风

景元素为依托而参与诠释和试图改造现实的一种主动的文化行为。

其实中国的山水画在宋代全面登场取代人物画作为最重要的绘画门类时就与当时社会政治、

文化的变动直接联系在一起。宋代山水画这一新兴门类的兴起正是文人士大夫这一新兴社会

精英阶层用他们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直接产物，将艺术转变为反映社会变动的媒介。因为山

水不是人为的，是自然赋予的，这就提供了一个场所，使得受过教育但没有世袭背景的文人

不必面对社会世袭等级，直接在其个人和周遭环境间进行社会伦理的交流和对话。因此宋代

的山水画是立足于美学意义上的，也就是侧重于伦理道德上的，而不是装饰性的。它是文化

权力的工具和手段，创造历史和经济的行为。

尚扬近年的系列风景是在寻求以更合适的视觉形式来传达对社会和文化问题的关注。尚扬说

他常常长时间不画画，而坐着思考，对社会、文化、自然、生存环境的思考。他的画也更趋

于深沉。非典时期创作的《董其昌计划》很好地传达了他对这些问题思考的过程，并转化为

一种阐释和参与的主动文化行为。对于董其昌的艺术，历来着重于他集历代大家之成而自成

一家并树立文人山水画的规范图式。但是董其昌的画之所以能最终自成一家而形成独特的山

水图式，很重要的是对前人的图式加以解构，加以纯粹化，并输入强烈的抽象元素进行重组，

使得自然的山石回归到其最基本的形体，以致他的画在现在看来都十分具有现代感。尚扬的

《董其昌计划》在我看来正是对现代社会的人们在面对非典带来最基本的生存危机时回归求

生本能的现象的思考，对现代人们生存环境的担忧，以及对解决生存环境危机的某种提示，

展现了一种主动的文化参与。



在这里我们可以运用米歇尔（W. J. T. Mitchell）的观点，即在讨论风景时，我们要把它看

作一个动词，而不是名词。也就是我们不把尚扬的风景画仅看作一件可看或可读的物体，而

是将其看作一个社会或主观认定形成的过程。现在我们所关心的不仅仅是他的风景是什么或

意味着什么，而且包括了它做什么，它是如何作为一种文化行为来“作用”的。风景作为一

种文化媒介具有类似意识形态的双重角色。它将文化和社会的建构自然化，表现了一个不可

避免的既存的人为化的世界，同时又使这一种表现具有操作性，通过具体的景致或画面来阐

释人为的关系。因此，它总是在一个空间或氛围中迎接和拥抱我们，而我们又在其中找到或

失去我们自己。

在尚扬的画中我们看到，风景是一个动态的媒介，在其中我们存在和活动，但其自身也处于

时空的转换之中。作为一种变化中的媒介，风景是视觉转换的场所，也是文化权力和身份形

成和确定的焦点。


